Murray, Andrew 慕安得烈（1828～1917） Andrew Murray一名在南非是極為常見的一個名字，留名於歷史的亦不少，故我們只能透過當事者的出生年日、出生地點，及成就之事來分別誰是誰。
上一世紀南非最偉大的五旬宗（Pentecostalist{\LinkToBook:TopicID=917,Name=Pentecostalist Theology 五旬宗神學}）*領袖之一，是原籍蘇格蘭的慕安得烈，他父親（1866年卒）與他同名；探險家李溫斯敦（David Livingstone, 1813～73）和聖經學者摩法特（J. Moffatt, 1870～1944），與他們一家很熟悉，經常探訪他們。他父親常在書房大聲禱告，求聖靈充滿；故慕安得烈自小就在重視聖靈工作的家庭成長。
1838年，他與哥哥約翰同被送到蘇格蘭阿伯丁讀書；1845年獲碩士學位，後被送到烏特列赫（Utrecht，荷蘭中部城巿）讀神學。兄弟二人嚴守聖潔的生活原則，1848年接受荷蘭教會按立為牧師，深得會友愛戴。
他在伍斯特（Worcester）及惠靈頓（Wellington）牧會時發生的兩次復興（分別為1848年及1871年），與其說是他主動尋求，毌寧說是他被動地給牽引進去來得真實，開始的時候他還有點不甘願。
1862年，慕安得烈成為南非改革宗教會的總議長（Moderator）；波耳戰爭（Boer War，共兩次，起於1880年，止於1902年）期間，他與波耳人聯為一線，反對英國為波耳囚犯建立的集中營，並反對奴隸制度，力主聖潔生活。他在1895年的「凱錫克培靈會」（Keswick Convention）見證自己受了聖靈的洗，這經驗及其後的追求，成了他眾多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。慕安得烈返回南非牧會，被推為聖潔運動（Holiness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577,Name=Holiness Movement}）*的主席，任此職有二十年之久。
慕安得烈就是在最成功的時候，仍然極謙和。為他寫傳記的人說，他的誠懇、敬虔，加上幽默、機智、好品味和文化修養，使他像腹中可以流出江河活水來（A. Stucki, Andrew Murray, p. 5）。
慕安得烈把重生與聖靈充滿（或聖靈的洗）分開，前者是人被聖靈光照而認罪、悔改，聖靈便使人在基督裡重生，把新的生命和性情賜下來，這時他便成為聖殿，可以給聖靈居住。此時人若有信心，本著聖經的應許，求聖靈來居衷，神必按祂的豐盛，賜下聖靈來充滿他（《基督的靈》，3～5頁）。
人不能單靠禱告便得到聖靈的充滿，必須加上順服，順服聖靈和恆久禱告，是聖靈充滿（或聖靈的洗）的不二法門（《禱告的學校》；《代禱的服事》，21～7頁）。他說，人不肯順服又企望聖靈充滿，這是人得不到聖靈的原因（《基督的靈》，60～1頁）。
在《聖靈全備的祝福》（The Full Blessing of the Pentecost）一書中，他指出基督徒生命的兩個進階︰第一階段是人淺嚐聖靈工作的果子，卻仍未得到聖靈的充滿，因此不認識聖靈完全的喜樂與能力；另一階段是人完全讓聖靈居首位，這就是接受聖靈的洗，能獲得五旬節完全的祝福（2頁）。他為南非五旬節派的聖潔運動建立了這樣的原則︰「健全的基督徒必須接受聖靈居衷」（同上，3頁）；方法是藉按手與禱告。但他承認，聖靈充滿未必常有外在可看得出的記號；他不認為顫抖或說方言是無誤的記號（Key to the Missionary Problem, pp. 119, 132）。
慕安得烈對神醫亦有自己的看法。按一學者的意見，他的神醫理論，與美國備受批評的神醫佈道家還是「接近到危險的地步」（Hollenweger, The Pentecostals, p. 115）。慕安得烈認為聖經滿是神醫的記錄，但人要得聖靈醫治，首先必須離罪求赦免，因為赦罪與醫治是不能分開的。他認為神對人的旨意，是要人成為聖潔，「禱告得醫治是神印證祂要人聖潔的旨意」（《論神醫》，91頁）。耶穌得著我們的身體，我們就得到健康，這健康必須藉著不斷與祂交通來保持。
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慕安得烈帶領的聖潔運動︰他雖為後代靈恩運動者奉為先驅（參竇依，Dowie{\LinkToBook:TopicID=382,Name=Dowie, John Alexander 竇依}*），他的靈恩觀與後人卻有分別︰1.他不強調入迷、瘋狂式的宗教表現︰顫抖、叫喊等靈恩聚會模式，是他極力避免的；2.他對靈恩追求與他對聖潔生活的追求，完全是二而一的事，因此後代靈恩運動多著重在聚會才有的表現，是他所責備的；3.他對言行一致的執著，及自己用心在靈性的操練，使他的講道和著作，具有極深的屬靈洞察力，就是反對靈恩運動的團體，亦致力推介他的作品。慕安得烈的作品，在華人教會福音派人士中深受推崇；中華神學院在香港復校之前，便出版了他的The Holiest of All，譯作《至聖所──希伯來書講義》，香港，195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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